
重新确认被扭曲的自我
。

其间的差别由来
,

只在于各

自的生态环境不同
。

所以
,

可以这么说
,

现代人的戏

据叮偶像就是塑造现代人的自我形象
。

�
�
塑造自我� 这就是说

,

无论是自娱
、

自嘲
、

一

自虐
、

自审
,

还是认我
、

同化
、

参与
、

共识
,

其实都

是一回事
,

那就是把戏剧当作现代人自我形象的一面

镜子
。

剧作家和艺术家在舞台上塑造现代人的自我形

象
,

观众则从舞台上确认自己的现代人形象
。

他们都

把戏剧当成了现代人心中的偶像
,

或者更确切地说
�

都把观剧行为当成了现代人的偶像参拜
。

这恐怕可以

解释为什么在戏剧观众骤降的今天
,

各个剧种都能够

保有自己的一批观众吧�

�
�

当观剧行为本身也成了现代人的偶像祟 拜之

后
,

人们便觉得戏剧本身变得并不重要了
,

重要的反

而是观剧行为本身了
。

于是
,

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

苏北人的情况下
,

淮剧即使有再好的剧目上演
,

也不

可能挽救其在上海大城市的衰落命运 � 而话剧因为有

着观众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传统
,

倒反

而使那些杂耍话剧拥有大量观众
。

观剧行为成了一种

文化标识
,

一种社会地位和一种传统渊源之后
,

戏剧

本身倒反而为人们所轻视了
。

这虽然与戏剧无关了
,

但却肯定是现代人的自我形象之一面
。

由此
,

要想确

认自己是道地的上海市民
,

就会成为沪剧
、

越剧的戏

迷或潜在的观众 � 要想标榜自己与冲国传统文化的渊

源关系
,

就会忠实地做为京剧
、

昆剧的票友或爱好者 �

要想显示自己的文化素质和对西方文化的修养
,

就会

去观看或盲目追随话剧
、

芭蕾舞剧和西洋歌剧等等 �

而一个不想矫饰自己兴趣爱好的上海市民
,

恐怕会直

奔滑箱戏而去
。

这里丝毫没有想对这些剧种在文化层

次上分出高低上下
。

我只想说明的是一个事实
,

即当

人们把观剧行为看得比俄剧本身更重要时
,

事情会变

得如此荒诞不经
,

而异化这一哲学术语也就显得好象

专为此而创造的
。

现代人的戏剧偶像看来注定要涂抹

上这一道油彩
,

尽管最终来说
,

戏剧本身的质量仍然

是决定一切的
,

或者说戏剧能否塑造好现代人的自我

形象是最重要的
,

但谁又能说这自我形象里就肯定不

包括异化的观剧行为呢 �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
,

舒展被

社会道德文化传统压抑的精神
,

把戏剧当作精神狂欢

节是共同的
,

但如何度过这一狂欢节
,

怎么舒展精神

重新找回自我
,

却是八仙过海各现神通的
。

�
�

你还是离不开理性思辩的旧习
,

尽管你怀疑

逻辑推理是否一定能保证理性结论的可靠性
,

但你还

是胆�到这里才恢复了自信
。

�
�

我不怀疑逻辑推理本身
,

我只怀疑存在着某个

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
。

所以
,

我确信每个人都不会拘

妮于个人的感觉经验上
,

因为谁都希望扩张他们的经

曾经被誉为华

东地区三大剧种之

一的锡剧 �其他两

大剧种是越剧和黄

梅戏�
,

正面临着极

其深刻的危机
,

优

秀剧目很难见到
,

至今不见有象赵志

刚
、

马兰那样的在

全国有较大影响的

青年演员出现
,

锡

剧原有为广大观众

喜闻乐见的流派后

继乏人
,

并已基本

上被挤出了上海舞

台
。

几年前
,

有关

部门就提出了
“

振

兴锡剧
”
的口 号

、

文化部门的领导以

及锡剧界的有识之

士
,

也为此而作出

了努力
,

成立了锡

剧艺月探开究会
,

举

行两年一次的锡剧

节
,

开办了文艺学

校锡剧班
,

无庸置

疑
,

所有这些
,

对

推动锡剧艺术的媲

变起了一定作用
,

但就现实的情况来

锡剧流派与锡剧振兴

�蒋仁良

旧�龙洲建洲�侧翅」心减〕派〕�月〕汉洲兀洲随酬汇叫冲山幻�减〕�兀洲发洲兀洲冲」嘴�� �汇洲减洲冲洲

验世界到理性彼岸 � 但我更确信的是决不能停留在普

遍原则上
,

因为人们更不应该抛弃他个人的独特的经

验感受
。

因此
,

当我最终回到理性判断上时
,

我又开

始了怀疑
,

而决不是自信
。

如果把现代人的戏剧偶像

完全归为塑造 自我这样一个命题
,

那么
,

戏剧作为人

类的一门古老艺布
,

其艺术性又存身于何处 � 是现代

人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中充满了艺术性
,

还是戏剧本

身永远是艺术的自足而无须外在世界的证明 � 或者也

许不该把艺术排斥在现代人的戏剧偶像之外�

�
�

你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
� “
迈向哲学的第一步

就是怀疑
。 ”
可是

,

关于戏剧艺术性的怀疑
,

只能成为

下次的话题了
。

�
�

是的
。

但我想说
,

我们不必为此而缺憾
,

因为

生命正是从缺憾中获取永恒的
。



着
,

并没有从根本上挽回颓势
。

���� 年举行首届锡剧

节
,

有触个剧团参加演出
,

��� �年举行第二届锡剧节时

还有 �� 个剧团参加演出
,

到 � ��� 年举行第三届锡剧节

时却不满 �� 个剧团参加演出
。

据笔者了解
,

目前有的

锡剧团已名存实亡
,

或半歌半锡
、

或只歌不锡
,

真正

锡剧姓锡已聊聊无几
。

当然
,

一个剧种的兴衰不能完

全以剧团的多寡和戏剧节是否热闹为标志
,

但也反映

出一个剧种的现状
。

锡剧的深刻危机
,

固然有客观上的许多原因
,

但

是
,

纵观锡剧界的现状
,

危机最主要来自锡剧界内部
,

来自锡剧界自身所造成的失误
�
即不重视发扬流派

、

培养流派传人
。

在当前锡剧界中青年演员中
,

除倪同芳等少数人

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外
,

很难再找出在华东地

区或全国有影响的尖子演员
,

更没有形成一个群体
。

就从去年在江苏举行的锡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评

出的
“

十佳
”

演员来看
,

也不是个个都
“

佳
, , 。

而且行

档不齐
,

男演员甚少
,

这与越剧相比
,

就有明显的距

离
。

其实
,

从锡剧历史看
,

它在流派上的发展原先并

不比越剧逊色
,

二十年代初
,

常锡帮艺人进入上海
,

各种流派也纷纷形成
,

除王嘉大
、

袁仁仪
、

周甫艺
、

孙玉翠
、

李廷秀
、

过昭容等外
,

还出现了男
“

三鼎
”

沈阿

焕
、

郑桂芬
、

匡耀良和女
“

三鼎
”

白玉秀
、

周菊英
、

徐

林美和
“

四祥小生
”

李如祥
、

金德祥
、

周宝祥
、

杨云祥

等
。

他们在艺术实践中
,

创造了独立的风格
,

在群众

中有较高的威望
,

对锡剧事业发晨起了时代的变化
,

正如一些锡剧老前辈所言
,

锡剧有今夭
,

锡帮不能忘

记袁仁仪
,

常
�

帮不能忘记周甫艺
。

到了五十年代末
,

六十年代初
,

在
“

改人
、

改戏
、

改制
”
的号召下

,

锡剧

又出现了新面貌
,

队伍空前壮大
,

剧团发展到四十多

个
,

从业人员二千多人
,

又一代锡剧精英脱颖而出
,

如姚澄
、

梅兰珍
、

王兰英
,

沈佩华
、

王彬彬
、

王汉清
、

吴雅童
、

杨企雯
、

张玲娣
、

刘鸿儒
、

汪韵 芝
、

谭君

卿⋯ ⋯等
。

� � �年江苏省举行著名锡剧演 员 流派 会

演
,

集中 �� 名著名演员出演
《

珍珠塔
, 、 《
孟丽君

》
两个

戏
,

� 个方卿
,

� 个孟丽君纷纷登台献艺
,

可以说是

流派云集
,

各领风骚
。

但是
,

这几年锡剧界对培养和继承流派问题并没

有引起重视
, “

各唱各的调一人人自成派
”
已成为锡剧

界的普遍现象
,

有一出在舞台上稍有影响的现代戏
,

竟然没有一个演员在唱腔中讲流派
,

全部是
“

自由派气
“

作曲派
。 ”

不仅县级剧团是如此
,

就是在一些大剧团
,

中青年演员也不能严格按流派来唱戏
、

演戏
。

至于拜

师从艺
,

向锡剧流派创始人学习的良好风气
,

基本上

没有在锡剧界形成
,

对此
,

不少老艺术家感慨万分
,

与越剧界的老大姐相比
,

他们确实是门庭冷落
,

不堪

回首
。

是不是锡剧流派本身不动听
、

音乐性差呢 � 不

是
,

锡剧各派的唱腔是非常动人的
,

姚澄
、

王兰英
、

王彬彬
、

梅兰珍
、

吴雅童
,

沈素珍等人的唱腔
,

至今

仍有很大的魅力
。

锡剧的曲调
,

节奏明快
,

旋律优美
,

园厚甜润
,

委婉动听
,

富有水乡
“

小桥流水抒情典牙梦

之情
。

就以现在著名流派演员来说吧
,

姚澄 唱 腔 咬

词准确
,

运腔婉转
,

多变 � 梅兰珍嗓音柔美园润
,

腔

中有腔
,

华丽多彩
,

王彬彬柔中有刚
,

富有抒情美
,

王兰英
,

沈佩华等也各有千秋
。

��� �年中国戏剧家协

会副主席阿甲同志在
“

梅兰珍演唱会
”
题词 � “锡剧梅派

兰珍腔
,

媲美京戏梅兰芳
,

咬字嚼韵吐珠玉
,

举手弹

指绣词章� 曲高和众继传统
,

随流不俗创新腔
,

休道

锡调限地域
,

太湖之水通大江
� ”

这一题词虽为梅兰珍

演唱会新作
,

但也道出了锡剧艺术的特色
。

确实
,

人

们听到
《
红色的种子

》

就会想到姚澄
,

听到
《

珍珠塔
》

就

会想到王彬彬
、

梅兰珍
,

听到
《

双推磨
》

就会想到王兰

冬 费兴生
。

这些唱腔特点
,

可以说是锡剧艺术的精

华
,

也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
。

去年秋天
,

著名锡

剧演员梅兰珍在无锡与上海一些著名演员同台举行联

欢演出时
,

她那四
、

五十年代的花舌腔唱法
,

不仅在

观众中引起轰动
,

而且还博得在场的上海艺术家们的

称赞
。

上海一些著名的青年越沪剧演员也十分喜爱锡

剧流派
,

象赵志刚
、

华雯
、

陈颖等在演出中学唱锡剧

流派唱腔
,

就非常受观众欢迎
,

著名上海说唱艺术家黄

永生
,

则常常用锡剧曲调演唱
�

因此
,

对锡剧流派传统

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
,

实际上是断木之根
、

断水之源
,

这只会加速锡剧的消亡
。

锡剧要发展
,

一定要在流派传统的继承上下功夫
, 、

首先要象越剧那样
,

发扬
、

总结流派
,

研究流派
。

其

次
,

下决心选拔一些人才
,

从小就严格要求他们学唱

流派
,

务使锡剧各流派后继有人
。

三是要解决好
“

作

曲派
”
的问题

,

既重视作曲人员的作用
,

但又不能�决

不能�让他们按自己的喜恶设计来设计唱腔
,

尤其是那

些并不懂流派的作曲人员
,

这个问题更为迫切
。

当前
,

戏曲各剧种面临严峻的考验
,

一些地方剧

种如越剧
、

沪剧
、

黄梅戏等改革工作做得比较好
,

非

常注意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
,

其中就包括继承

和发扬流派问题
。

相比较而言
,

锡剧界在这方面还未

引起重视
,

这是很危险的
,

我认为锡剧界当务之急
�

应该把挽救传统
、

继承流派放在首位
�

不能再拖延下

去了
。

否则
,

要不了几年
,

锡剧就会在危机中跌得更

深
,

甚至自行退出历史舞台
。

—这决不 是 危 言 耸

听
。

一 � � 一


